<<在齊太史簡>> 文學創作(劇本)

第一埸

(天賜回到家中，開門)

嫲嫲：天賜，你回．．．．．．

天賜：（激動）你不要老是企在門後嚇人好不好？你知道你的樣子很討厭嗎？

　　 （脫了鞋子，氣憤地進房間，關了房門）

　　 （天賜正在看書，突然嫲嫲敲門）

嫲嫲：(緩緩地)天賜,我弄了些點心給你吃,你開門吧,天賜．．．．．．

　 

（天賜開了門,不耐煩地看著嫲嫲）

嫲嫲：（微笑）天賜，你看，今天的點心很豐富，有蛋糕，還有．．．．．．

天賜：（不耐煩）行了解我自己看得見！快走！我要溫習！

（說罷，立即把門關起）

（嫲嫲再次敲門）

嫲嫲：天賜，已經六時多了，出來吃晚飯吧。

　　（天賜開門）

天賜：（瞪了嫲嫲一眼，再看一眼飯桌上的碗筷）

　　　為什麼只得兩套碗筷？爸媽都不回來吃飯嗎？

嫲嫲：（吞吐地）嗯．．．．．．他們都說要加班。天賜，你不要不開心吧，還有嫲嫲陪你吃飯啊！

天賜：（憤怒）誰要你這個老太婆陪我吃飯？看見你的樣子，只會讓我反胃罷了！

　嫲嫲：（委屈）．．．．．．那好吧，我拿些飯菜到房間裡吃。

天賜：（不屑）哼！

　　　（嫲嫲拿了飯菜進房，突然天賜爸爸回來了）

爸爸：（微笑）還好趕得及在吃飯前回來！

　　　（脫了鞋弄對天賜說）我本是要留在公司開會的，但老闆家中突然有急事，結果會議取消了。（四處張望）咦？嫲嫲呢？她已經吃完飯了嗎？

天賜：（吞吐）她．．．．．．

　　 （爸爸望了天賜一眼，然後四處找尋，直到嫲嫲的房門前）

爸爸：（驚訝，擔心）媽，你怎麼躲在房間裡吃飯，你不舒服嗎？

嫲嫲：沒有，我沒有什麼不舒服。只是天賜因你們都不回來吃飯而不開心，所以我便讓他安靜一下。

　　　

（爸爸臉色一沉，走到飯廳看著正在吃飯的天賜）

爸爸：（氣憤）天賜，你怎可以這樣對嫲嫲呢？

小時候是由她養大你的，你難道不知道她有多疼你嗎？

天賜：（並無歉意）我並沒有對她做過什麼啊！是她自己說要到房間吃飯的，不關我的事！

爸爸：（激動）你自己做錯事還要推卸責任？你怎麼對得起我們的祖先文天祥？你別再吃飯了，現在立刻給我抄文天祥的＜＜正氣歌＞＞一百遍，好讓你可以牢記著我們文家的家訓「在齊太史簡，在晉董狐筆」！

第二埸

（在學校裡，天賜不停的打著呵欠）

天賜：（自言自語）糟了！昨夜要抄那什麼＜＜正氣歌＞＞抄至三時多才可以訓覺。第一堂便是中史堂，怎麼過才好？

中史老師：各位同學早晨，今天我們說的是何為良史之材，當就像文天祥在

＜＜正氣歌＞＞中所說的例子「在齊太史簡，在晉董狐筆．．．」

　　天賜：（心想）天啊！不是嗎？

　　　　　（聽著．天賜入睡了）

第三埸

天賜：（好奇）這裡是甚麼地方。（周圍望）

齊太史：小子！（指著天賜）你為何會獨自一人來到這裡？而你的衣著又這麼奇怪？

　天賜：我也不知道（嘆氣）剛才我還在課室上的．．．．．．

齊太史：呵．．呵．．你真的是莫名其妙！（指著天賜）小子，你知道這裡是什麼地方嗎？竟然敢獨自一人闖入我的府上，難道你不怕坐牢嗎？

　天賜：（有點兒害怕）不……不…..不要這樣子!我甚麼也不知道的,我不知道為何會在這裡!我不是有心到你家中的。

齊太史：此話當真？（捋自己的鬍子）

　天賜：真的！真的！（上前，向著齊太史）請相信我吧！

　　　　

　　　　（齊太史捋著自己的鬍子點點頭）

天賜：還有！你剛才說我的衣著古怪，我說你的衣著才古怪！你這裡的裝修佈置就像電影裡的古代埸境一樣！你們在拍些什麼戲？（好奇）

齊太史：（發怒）你在胡說些什麼？（拍枱）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子！（指著天賜）我告訴你吧小子，這裡是齊國史官的府第！你不要亂來，否則我殺了你！

　天賜：齊．．．齊．．．齊國？（被嚇得坐在地上）請問現在是何年何月？

齊太史：現在齊國的國君是齊莊公。

　天賜：為何會這樣的？（對自己說）我怎麼回到古代？

齊太史：小子！你姓甚名誰？何許人事？

天賜：我說出來怕嚇壞你老人家，給我小心聽清楚，老伯！我是文天祥的後人，住在香港！

齊太史：文天祥是誰？我不認識！不過算吧！我不管你什麼來歷！反正傷害不了我！我就留你在我身邊！

天賜：謝謝你，親愛的老伯！（錫了齊太史一啖）

下人：（衝進來．．．跪下）稟太史官，奸臣崔抒弒位，殺了國君莊公！

齊太史：可惡！（拍枱）崔抒你這奸臣！我要把你的惡行一一記下來，這是我身為史官之職！（向天賜說）小子拿毛筆，竹簡給我！

　天賜：（把毛筆竹簡逮給齊太史）是！

齊太史：（用筆在竹簡上寫了「崔抒弒其君」五個大字）可惡，我要記下崔抒你這小子的惡行。

第四埸
（齊太史帶著竹簡和天賜筆一同上朝，跪了下來）

崔抒：哈哈！（奸笑）寡人今天很高興！眾卿家知否寡人為什麼這麼高興！

天賜：（站起來）我知！我知！

崔抒：（指著天賜）這小子是誰？

天賜：大叔你不要理我是誰，但我知你為何高興！一定是當了國君後有很多美女天天都陪著你吧！

崔抒：小子，你只說對了一半！（搖搖頭）

天賜：那一定是有享之不盡的榮華富貴了！

崔抒：都是答對了一半！小子讓我告訴你吧！真正的原因是寡人可以為齊國除害。現在齊國有賢君在位，定可強大起來，成為諸侯國的霸主！

天賜：大叔你是在稱讚自己嗎？但從你剛才的說話中可知你酒色財氣無一不歡！你想成為霸主？別發夢了！（伏在地上捧腹大笑）笑死人了！

崔抒：（頓地）我不信！我不信！你在騙我！

天賜：（對著其他大臣說）你看他像一個小孩般，還說自己是賢君！

崔抒：（哭）你收聲！我相信沒有人會這樣想寡人的！太史，拿你對寡人的記錄上前！

（齊太史把手上的竹簡給崔抒看）

崔抒：（竹簡拿到台前向著觀眾，顯出「崔抒弒其君」五個大字）可惡！（回到坐上）人黎．．．幫寡人把太史官拖出去！

（待從把齊太史慢慢拖出去）

齊太史：我寧死不屈，秉筆直書是我的責任，崔抒你這殺君的奸臣！我寧死不屈！

崔抒：（站起來，指著齊太史）我要將你五馬分屍！

天賜：（被嚇得目定口呆）這個大叔發了瘋！

第五埸

（於宮中．．．）

崔抒：（對齊太史的兩位弟弟及天賜說）你們的兄長如今已死了！寡人給你們兄弟二人多一次機會。現在你們再嘗試評論寡人吧！記緊秉筆直書！

齊老二：（對齊老三說）三弟！為兄先行一步！

天賜：別傻了！（指著齊老二）又去送死麼？

齊老二：小子，你別理，否則我便打到你像豬般！（對著崔抒說）不用寫了，我對你的評價與兄長相同，依然只得五個字。

崔抒：（好奇）哪五個字？快說！快說．．．

齊老二：（慢慢地）崔＿抒＿弒＿其＿君！（大聲地）秉筆直書是我們史官之責，況且又是你吩咐的！

　崔抒：可惡！（上前給了齊老二一個耳光）人黎把他拖出去，行炮烙之刑，再凌遲處死！氣死我了，氣死我了！

　　（待從齊老二拖了出去）

崔抒：（指著齊老三）現在到你了！

齊老三：好！

天賜：又去送死麼？

齊老三：沒有你的事！小子回去吧！我們作為史官的秉筆直書及實錄的筆法是最為重要的，因為這是我們史官的責任。小子，你想想，你也有你的責任要負吧！

天賜：（想了一會）對！對！我明白了，每個人也有自己的責任，更何況我是文天祥的子孫！我對嫲嫲真的很不負責任，我錯了！

崔抒：夠了！夠了！收聲吧，你們不要再浪費光陰了！（指著齊老三）快說出對寡人的評價吧！

齊老三：秉筆直書是我們史官的責任，我視死如歸！(指著崔抒)我對你的評價和兩位兄長一樣----崔＿抒＿弒＿其＿君！

崔抒：(上前踢齊老三)寧死不屈？(繼續踢)視死如歸？人黎！劍拿給寡人！我要親手了結他！

（待從恭敬地把劍拿給崔抒，崔抒揮劍殺了齊老三）

天賜：唔───好───呀……（上前抱著齊老三痛哭）

第六埸
老師：文天賜！你醒醒好不好？雖然你也姓文，但不見得你有文天祥的學識。你上課不聽書，只顧睡覺，將來如何為國效力？

　　　好了，繼續上課，在太史簡三兄弟死後……「南史氏聞太史盡死，執簡以往，聞既書矣，乃遠。」（照讀書）

（鐘聲響起）

老師：好，今天先說到這兒，請同學回家想想齊國太史簡和晉國董狐的事跡，然後好好反省一下。

（放學回家路上）

天賜：（自言自語）其實我對嫲嫲是否真的有點過份呢？既然連古人都知道什麼是責任，為何我身為文氏子孫都不知道呢？

（回到家中開門）

（嫲嫲仍企在門口迎接）

嫲嫲：（溫柔）天賜，你回來了？我準備了點心給你吃。

天賜：（微笑）嘿，我回來了，點心等我換過衣服後再吃吧！

（害羞，不好意思）嫲嫲……對不起！

（嫲嫲微笑著）

〔獨白〕

文天祥：唉！我這個子孫真是的！正所謂「三十功名塵與土，百千里路雲和目。莫等閒，白了少年頭。」

路人甲：文先生．這首是岳飛寫的＜＜滿江紅＞＞，不是你的作品，你別裝傻吧！

文天祥：啊，對！應該是「天地有正氣，雜然賦流形……時窮節不見，一一垂丹青。在齊太史簡，在晉董狐筆。」其實每一個人也有自己的責任，不同身份的人也有其不同的責任。做人最重要的就是盡責！因為這是人生的最基本態度。

